
推開鏤空鐵門，順著鵝卵石鋪成的小路往屋子走，院裡雜草叢生，多年沒人照顧，

可憐的花在雜草叢中力爭上游、爭取出頭機會，池塘髒透了，蓮花的花葉變成腐

泥，覆在池塘裡，只有那棵椿樹長得郁郁青青，不在乎有沒有人管理。 

走到大門前，亦青再度深吸氣，才將鑰匙插進去、轉動，喀地，門打開。 

腐霉味迎面而來，屋裡傢俱上覆蓋著白布，上頭佈滿灰塵。 

閉眼，數息後再睜開眼睛，她快步走到窗戶前，使勁拉開窗簾、推開窗戶，陽光

透進來，帶走滿屋鬱沉。 

地板上的血漬早已擦洗乾淨。 

是她擦的，當年她卯足力氣擦洗，好像夠用力就能抹除父母雙亡這件事。 

從不做家事的她，第一次做家事就上手，她擦完客廳洗廚房，然後二樓、三樓……

房裡每個角落都洗得乾乾淨淨，院子裡連一棵雜草都拔到不剩，她終於除去所有

的髒汙，卻除不去事實。 

走進廚房，打開每扇窗之後也打開通往後院的小門。再深吸一口氣，從一樓爬到

三樓，她把每個房間的每個窗戶都打開，再將所有覆蓋在傢俱上的白布通通拉下

來。 

如果做家事是小公主蛻變成凡人的分水嶺，那麼她在父母親過世那天，從城堡貶

入民間。 

幸好水電瓦斯都從存摺簿裡扣款，因此這房子還沒有被斷水斷電。 

她找出拖把抹布，先把客廳打掃一遍，她做事很仔細，不做則已，一做就做得很

徹底，每個小角落都不放過，更別說樓梯下面的小密室。 

那空間是用來作為儲藏室的，但亦青鬧著要一間卡通裡的樹屋。 

家裡沒有一棵參天大樹能蓋樹屋，爸爸靈機一動，把小密室留給她。 

扭開黃黃的小燈炮，這裡很像哈利波特的房間，牆壁上貼滿畫報，那是她最崇拜

的跆拳道高手朱木炎。 

有一大部分是裴青、邵青搜羅來的，裡面除了幾個塑膠收納櫃、一張雙人床墊、

海報和照片之外，什麼都沒有。 

但他們超喜歡這裡，經常窩在一塊兒，頭挨頭、肩並肩，說說笑笑、打打鬧鬧，

這裡是他們的祕密基地。 

亦青把密室徹底擦洗過後，再看幾眼年輕帥氣的朱木炎，才熄燈退出來。 

天黑透了，她將拆下來的窗簾塞進洗衣機裡，很慶幸洗衣機還能用，冰箱插上電

後還能冰東西，只有電視壽終正寢。 

忙了整整一天，她只整理出客廳和密室，因此晚上只能睡沙發。 

她找出錢包，去一趟雜貨店。不能買泡麵，因為家裡沒瓦斯，只能買麵包、乾糧、

冰棒和礦泉水。 

買完東西，在路燈的照映下，她慢慢走回家，再次經過十七號、三十一號，十七

號的人家還沒回來，黑漆漆的，陳舊的屋子看起有些蕭瑟。 

三十一號有人住，小孩的哭鬧聲、大人的哄慰聲，現在的三十一號屋，比邵爸、

邵青住的時候更熱鬧。 



終於回到家，擅長廚藝、園藝的媽媽不在，她卻聞到飯菜香……隔壁傳來的。 

以前……很久很久以前，邵家很冷清，邵媽無法忍受吵鬧，每次到邵青家他們都

要踮起腳尖，把手指放在嘴唇，互相提醒，保持安靜。 

邵媽不做飯，邵家頓頓吃便當，廚房裡從未飄散過飯菜香。 

孟爺爺、孟奶奶年紀大，吃飯很簡單，常常一鍋稀飯、一點醬菜就能對付過去，

因此個頭比別人高的裴青瘦得像根竹竿。 

他們家最幸福，媽媽比五星級廚師更五星，給她和爸爸準備的便當，不光好吃還

好看，媽還常做滷味、甜點，讓他們父女帶到警局學校分享。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暴力小青」在班上還能擁有好人緣。 

拿出電腦、連上手機的網路分享，點開 Youtube，她從裡面找出幾段搞笑影片，

一口麵包、一口冰牛奶，再加上一整盒的冰棒，在寒冷的十二月底，她感覺有些

淒涼。 

突地，一陣窸窣聲響起，像有人在耳語，也像……人走動的聲音？ 

亦青按下靜音鍵，側耳傾聽，細細辨聞，聲音好像來自樓上？有人闖入？ 

放下手機麵包，亦青先進廚房翻出擀麵棍，牢牢握在手上，她順著樓梯慢慢往上

爬，先往爸媽房間走去。 

打開門，啪地打開電燈，目光在屋裡搜尋一圈，沒人！ 

她走到衣櫃前，下一瞬，迅速打開衣櫃木門……也沒有。 

但那陣細碎聲音又在耳邊出現，亦青猛地轉身，看準方向朝自己房間走去，越靠

近聲音越清晰，像……小孩的交談聲？ 

怎麼可能？她站在屋前，耳朵貼在木門上，她聽見很清晰地一聲嬌喚—— 

「哥……」 

倏地，某隻無形巨掌狠狠掐住她的心臟，帶著酸意的疼痛感讓亦青無法動彈，她

無法移動腳步、無法打開房門…… 

因為對於聲音的記憶，讓她清楚，那是她喊裴青、她有求於人的撒嬌聲。 

下一刻，她又聽見—— 

「不行。」 

那是裴青斷然拒絕的聲音。 

頓時，鼻子酸澀、眼睛模糊，想哭的慾望在胸口翻湧，耳朵緊貼在門板上，她不

想打開門、不想打破這一切，就算只是幻想也好，因為……貪戀…… 

貪戀小女孩對哥的撒嬌耍賴，貪戀男孩嘴巴拒絕，卻總是順從她的心…… 

她認真竊聽，試著聽出劇情，可惜接下來的部分，她再努力都辨認不出，她只聽

見他們持續低聲交談，有時一陣笑聲、一陣耍賴嬌嗔。 

邵青常批評她，「妳只有在哥面前，才像個女生。」 

對啊，所以哥走了，她還淑女給誰看？ 

忍不住眼淚翻飛，她急急抹去，試著假裝它並不存在，但手肘卻在不經意間撞上

門板，屋裡的孩子像被嚇到似的立刻停止交談。 

等不到聲音，她推門而入，打開電燈。 



沒有男孩女孩，屋裡只有熟悉的床、熟悉的衣櫃，安靜地等待它們的主人。 

失望、哀傷，她靜靜環視一周，才關掉電燈往樓下走。 

帶著兩分沮喪、兩分惆悵，她垂眉下樓，但剛走到樓梯中間，她清楚聽見大門被

打開的聲音。 

這次……依舊是幻聽？還是真的有人闖進來？ 

亦青加快腳步往下，當她到達到最後一階時，看見……看見站在門邊的高大身

影…… 

酸澀來得又急又狂，好不容易被推翻掉的眼淚又重新存在。它壞！連聲招呼都不

打，就自顧自滾下來，她哭了…… 

亦青哭得無比淒慘、無比委屈也無比豪邁，震天的哭聲，震動樓上樓下…… 

媽媽說：「河東獅吼就是長這樣，完了，我家小青會長成河東獅。」 

爸爸說：「河東獅很好，長大才不會被渣男欺負。」 

邵青說：「有的女人用吼叫讓男人害怕，而她用哭聲讓男人害怕。」 

大家都怕她的哭聲，所以哄她經驗豐富。 

而裴青半句話都不說，只會把她拉進懷裡，拍著她的背，一下一下又一下，直到

她哭累了才問：「要不要說說看，妳為什麼哭？」 

到最後好像她哭那麼一大場全是白費，反正他總會滿足她所有想要。 

但是現在，不管是不是白費，她都要哭，她要藉著震撼天地的哭聲讓他明白，她

有多生氣、多憤怒、多……可憐…… 

十二年啊，她整整等過十二年，他怎麼可以……這麼慢才出現？ 

裴青一步步朝她走來，臉上的笑容和過去一樣既寵溺又無奈，他伸開雙手，輕輕

說一聲，「愛哭鬼。」 

亦青沒打算辯解自己是不是愛哭鬼，她衝上前，奮力一跳，直接跳到他身上，兩

手緊緊圈住他的脖子，兩條腿用力勾住他的腰，她把頭埋進他頸窩間放聲大哭。 

這算是……熱烈歡迎？ 

「下來。」他拍拍她的背說。 

「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她大喊不要，喊一次，手臂收緊兩分，一路喊一

路收，她再喊下去，肯定會出人命。 

「妳下來，我們好好說話。」裴青安撫。 

「就這樣說。」 

身體貼著、臉也要貼著，然後她的眼淚順著他的臉頰滑下，滑得他心澀……就這

麼想他嗎？這麼的用力想？ 

「妳要耍賴到底？」他無奈問。 

「不對，是要把哥欠我的抱抱補齊。」 

欠？對啊，他是欠她……欠了很多、太多…… 

裴青把她抱到沙發邊坐下，她坐在他腿上，頭埋著繼續號啕大哭中，她哭得盡情

盡興，她要把滿腹委屈全部哭乾淨。 

他沒有阻止她，也無法阻止，因為知道她憋了多久，憋得多委屈，知道她的傷心



被勾起，知道那年……他應該待在她身邊…… 

是他辜負她的信任，她有權利哭，他有義務安撫，所以他輕聲哄著，像過去那樣，

溫柔地、和緩地、不停地輕拍她的背。 

她都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但確定是哭到沒力氣耍賴才停下來。 

「不哭了？」他笑問。 

「不哭了。」她點頭回答，聲音有些沙啞。 

「可以說話了？好。」他拿起桌上啃沒幾口的麵包和礦泉水，問：「晚餐就吃這

些？」 

「沒瓦斯，不然我會買泡麵。」 

「泡麵也不健康。」 

「我很少吃，邵爸每天做菜，我的馬甲線都快變成肥肚腩。」她把Ｔ恤往上拉，

露出精瘦的腰，脂肪量很少，可見得經常運動。 

「還能再多吃一點。」 

「聽你的。」她低頭，就著他的手咬一大口麵包，整個人貼到他身上。 

多年不見，她以為再見面會很尷尬，會不知道如何相處，而他以為她會有數不清

的抱怨。 

但是，沒有，好像從見面那刻起，十二年的時間空間、十二年的隔閡陌生瞬間消

失，好像他們最後一次見面在昨天，也好像早上他們還跟對方說過早安、說過晚

上見。 

心貼合的速度太快，但他們都不需要適應。 

她繼續賴著靠著、貼在他身上，繼續往他手裡啃麵包，然後……一段空白，一塊

靜默，只有她嚼食物的聲音持續著。 

她以為眼淚已經流夠，沒想到眼淚掉在麵包上，紅豆麵包變鹹了。 

看她這樣，他嘆氣說：「對不起。」 

她搖頭回答，「我沒事。」 

但第二輪的眼淚持續往下掉，不帶哭聲的眼淚更讓人心疼。 

「別傷心，我回來了，一切都將不同。」他安撫著她的眼淚。 

她點頭，再點頭，知道的，他在，一切都會不同，但心還是很酸…… 

這種時候，他只能轉移話題。「我不在的時候，妳好嗎？」 

她點點頭。「二哥很照顧我，你的要求他全都做到。」 

「所以妳乖乖的，沒吃冰了？」他看著桌上的冰棒包裝揶揄。 

她怒了，鼓起腮幫子、扠起腰。「我吃！生氣的吃、報復性的吃，你都不在了，

我為什麼要聽話？」 

「生氣我卻欺負自己的身體？這種報復很差勁。」 

「很差勁嗎？那你就留在我身邊，阻止我一天比一天更差勁。」 

「妳不講道理。」 

「我又不是今天才不講道理的。」 

「我有一點點明白了。」 



「明白什麼？」 

「明白溫柔的路媽，為什麼會被妳氣到拿擀麵棍打人。」 

提到媽媽，亦青的囂張瞬間失蹤，垂下眉睫，她低聲道：「我希望能再被媽媽的

擀麵棍打幾下。」 

孟裴青搖頭嘆道：「就算我們不在，妳也要好好照顧自己。」 

「不要，照顧我是哥的責任，沒有人能越俎代庖。」 

「非要賴我？」他失笑，沒見過耍賴得這麼理直氣壯的。 

「對，非要賴，不管你到哪裡都躲不開，我要賴定你一輩子，沒有討價還價的空

間。」她像宣示般說得咬牙切齒。 

他滿是溺愛地望著她，也笑，也點頭搖頭，環住她的腰，任由她賴著。 

「哥還要回大陸嗎？」 

「不回了。」 

聞言，眼睛倏地綻放光芒，她抬起頭，問得小心，「所以……哥要留下來？」 

見她謹慎，裴青失笑。「對，要留下。」 

「太好了，萬歲！」亦青高舉雙手，跳下他的腿，繞著沙發跑一圈，但這樣還不

夠表達自己的快樂，於是她又衝進廚房，再跑一大圈。 

看她這麼快樂，以至於……他也跟著快樂了。 

「有這麼高興？」他把她拉回沙發，環住她的肩膀，繼續償還欠她的擁抱。 

「有，太高興了，Yes！」激動過後她滿足地靠進他胸口。「繼母對你好嗎？」 

搖頭，他回答，「她精明能幹，她認定我的存在是她和兒子的最大危機，因此想

盡辦法箝制我。」 

這樣的箝制是他們失去聯繫的主因？「什麼危機？她怕哥搶走孟叔，還是怕哥分

走家產？」 

「應該都怕吧。」他苦笑。 

「所以哥過得很辛苦？」 

「我不怕辛苦，但你們不在，寂寞更讓人害怕。」他深吸氣，說：「聊聊妳吧，

這些年在邵家過得怎樣？」 

「邵爸、二哥對我很好，高中畢業後我考上警大，念完大學，邵爸動用關係，把

我拉到他們警局上班，目前我正在努力，準備考刑警。」 

裴青看出她在避重就輕。「邵媽對妳好嗎？」 

問題出爐，出現一陣突兀的沉默。 

邵媽啊……她忘不掉那雙帶著憎惡與仇恨的眼睛，那些冷言冷語、惡毒批判，以

及刨人心的詛咒言語。 

輕笑，她雲淡風輕帶過。「我學會識時務者為俊傑，學會對現實低頭，我想，這

應該是每個人成長的第一步。」 

當她剝除小公主的外衣，成為寄人籬下的孤女，本就不該對寄養家庭有太多的期

待與要求。 

在她還不懂得逆來順受道理時，她已經開始逆來順受。 



長大之後她才明白，人們可以驕傲，是因為環境給了他們驕傲的資本。 

抬眉，她看見他眼底的心疼，亦青呵呵笑。「沒事，邵媽本來就不喜歡我，她從

來沒掩飾過呀，放心放心，我早就免疫。」 

「邵媽誰都不喜歡，誰靠近她都有壓力。」 

「對，邵爸說，邵媽長期生病，壓力大、精神抑鬱，叫我別理她，所以我把她當

成火山帶，方圓五百公里處不能靠近，不過……哥，我跟你說哦，有一次我半夜

醒來，發現邵媽竟然坐在我床邊，慘白月光照在她面無表情的臉上……嚇死了，

超像恐怖片的。」她用開玩笑的口吻，說著讓自己害怕的陳年往事。 

「她有沒有對妳做什麼？」他皺起眉心。 

「沒啦，我猜邵媽是在夢遊，我有點後悔，第一次碰到夢遊症病人，怎沒試著跟

她對話？太可惜了，竟然放棄這個大好機會，要不我肯定能套出她為什麼討厭

我？是不是嫉妒我的美貌？」 

他明白，她的玩笑口吻只是為了不教他擔心。「邵媽經常那樣？」 

「哪可能？我又不是傻瓜，萬一她夢遊，把我的頭當成西瓜，拿刀子剖了怎麼辦？

從那晚之後，我就鎖門睡覺。」 

只不過三天後，當她放學回家，發現門鎖被破壞。 

她不敢跟邵爸說，怕引發夫妻戰爭，只好每天睡覺前把書桌搬到門前頂住，她是

從那個時候開始失眠的，直到考取警大，搬出家裡，失眠症不藥而癒。 

他揉揉她的頭，問：「為什麼不告訴二青？」 

「那是他媽啊，我不想讓二哥為難。」寄人籬下已是打擾，怎能弄得人家宅不寧？ 

裴青問：「邵媽現在還好嗎？」 

「我大一暑假那年，邵媽過世了。」 

她以為邵爸和二哥會很難過，沒想到他們鬆了一口氣。 

亦青不太能夠理解這種親人關係，但自己活得痛苦，也不讓親人快樂的邵媽，確

實是邵爸跟二哥的沉重負擔。 

小時候每次去二哥家，他們都很緊張，深怕惹得邵媽發飆，因此他們多數時間泡

在路家，路媽喜歡孩子的喧鬧聲，路爸高興女兒有人作伴，青梅竹馬三隻青，在

路家揮霍了他們的童年。 

「想起來，我們超大膽的，那麼怕邵媽發飆，我們還是老把二哥房間外的那面牆

畫得亂七八糟。」亦青笑道。 

初生之犢吧，還不懂得恐懼是什麼。「沒有亂七八糟哦，我覺得畫得很不錯。」 

「那時，我以為自己會變成幾米第二。」亦青笑彎眉毛，合起雙掌。「真是懷念

啊，哥，我好想回到過去，再當一次小孩，再當爸媽寵愛的小公主。」 

「這麼想回去嗎？」 

「對啊。」 

抱住他的手臂、靠在他身上，亦青微瞇眼，回想起那年的風，熱熱的、暖暖的，

吹在身上能把人吹出滿身大汗，但是他們的笑容，和太陽一樣燦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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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青不知道自己怎麼睡著的，怎會睡回自己的床上，二樓還沒有打掃乾淨啊？是

哥抱她上來的嗎？ 

哈哈，那哥的腰……還好吧？這些年，她長大不少，待會兒要記得出門，給他買

「金門正宗一條根」。 

天亮了，她抱著棉被，看著擺在窗戶上的小小仙人掌，輕輕笑開，別人有綠手指，

她有黃手指，什麼植物給她，她都會在最短的時間把植物養死。 

屋外，小鳥的叫聲嘰嘰喳喳很熱鬧，亦青彎了嘴角，滿足地伸了個大懶腰……等

等！為什麼會有仙人掌，它早就死透啦？ 

心下一悚，亦青嚇得從床上彈起來，不會吧……她的大長腿縮短了？她的手……

怎麼回事？ 

猛地到處張望，她的床變得好大，大到在上面滾三圈也摔不了？ 

深吸氣、深吐氣，她試著用拉梅滋呼吸法來穩定自己的情緒，直到感覺胸口的衝

擊沒有那麼大之後，視線緩緩掃過，牆面上掛著她的裸照——六個月時拍的——

書桌上散著童書和彩色筆，衣架上的衣服是她痛恨的粉紅色，而那串……玻璃小

魚風鈴還沒摔壞？ 

怎、怎、怎會這、這樣？ 

她一蹦跳下床，沒想短短的距離，她竟然摔倒？ 

她怎麼會變得這麼矮？死定了，現在是什麼狀況？一夜變侏儒？某種超級病毒席

捲全世界？ 

顧不得膝蓋疼痛，她飛快站起來，跑到穿衣鏡前，當她看見鏡中的自己……心跳

突破一百八十大關。 

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及腰的長髮亂七八糟的散在身旁，這是……六歲的她？

所以她回來了？回來重新經歷一次童年，重新當回爸媽的小公主？ 

她呆呆地看著鏡子，亂紛紛的思緒在腦袋裡面衝撞，身體麻麻的，有強烈的不真

實感。 

門被推開，還沒刷牙洗臉刮鬍子、頭髮亂蓬蓬的爸爸赤著腳走進來，看見在鏡子

前發傻的女兒，一把將她抱起來，用滿是鬍碴的臉蹭著她，有一點刺、一點癢和

很多點……久違的甜蜜感。 

她真的回到過去？回到爸爸沒死、媽媽沒死的童年？ 

亦青激動地抱緊爸爸，興奮讓她顫抖不止。 

路崇光一愣，小青怎麼了？生病嗎？微微推開女兒，他發現女兒雙眼泛紅，怎麼

了？ 

女兒討厭他用鬍子蹭她，每次都要推著躲著、不讓自己靠近，可他非要鬧，非要

弄得她哇哇大叫，直到兩人笑鬧成一團才甘心，她這是……生氣啦？ 

「爸爸不玩了，小青別哭哦。」路崇光連忙安慰女兒。 

亦青太激動，激動到無法解釋自己的眼淚，只能捧住爸爸的大臉，一下接著一下

不斷親吻。 



她再也不介意鬍子扎人，不介意沒刷牙的臭嘴醺人，只要爸爸好好的，她願意讓

爸爸的鬍碴從早蹭到晚。 

路崇光皺起濃眉，女兒太失常。「小青怎麼了？快告訴爸爸。」 

她用手背抹掉眼淚，哽咽說：「我作惡夢。」 

「作什麼惡夢？」 

「夢見爸爸媽媽都不要我，把我丟掉。」 

路崇光鬆口氣，笑說：「夢和現實都是相反的，這個夢是在告訴小青，爸爸媽媽

有多疼妳，多需要妳。」 

爸爸的解釋讓她破涕為笑，對啊，她怎會不知道爸媽有多疼愛她。 

路崇光用力摟了摟女兒，說：「快刷牙洗臉換衣服，今天第一天上小學，爸爸媽

媽送妳去學校。」 

「好。」她笑著用力點頭，拉起爸爸的手，父女一起進浴室。 

「上小學要懂事了，不可以和人打架。」爸爸滿嘴泡泡，還不忘記叮嚀。 

亦青很想笑，這句話每年都要聽一遍。 

上二年級要懂事了，不可以和人打架。上國中要懂事了，不可以和人打架…… 

她總是點頭應好，卻也老是一個轉身就忘光光，有一次她被打得太狠，全身上下

好幾塊瘀青，爸火氣蹭地上來，直接送她去學跆拳道。 

爸爸對要求她不打架這件事徹底放棄，只能改弦易轍，讓她的戰鬥力增強，當她

強大到別人不敢輕易靠近時，打架事件自然會減少。 

刷牙洗臉完，爸爸拿起梳子，幫她把頭髮編成兩根長辮子。 

手指滑著窗前的小魚風鈴，聽著它清脆聲響，亦青微瞇雙眼，享受爸爸手中的梳

子滑過頭皮的感覺。 

爸爸長相粗魯，但性格行為溫柔得像個小媳婦。 

「小青，妳要學裴青，好好念書、爭取考第一名。」他探頭看看外面，確定沒有

人後，彎下腰在女兒耳邊低聲說：「如果妳考第一名，爸給妳買捷安特。」 

亦青想笑了，這比叫她不打架更難。 

但她也清楚，爸開這個條件有多為難，媽媽堅持不可以賄賂孩子、不可以跟孩子

交換條件，讓爸爸對媽媽的指令陽奉陰違，那是在擰老爸的心啊。 

「好。」她乖乖回答。 

「如果在學校發生什麼事，就去找裴青，要是他沒辦法解決，爸爸在妳書包裡面

放了電話卡和銅板，妳直接打電話到警察局給爸爸，不要打給媽媽，媽媽會擔心，

知不知道？」 

「知道。」她笑問：「那爸爸可不可以開警車來學校？知道我爸是警察，就沒有

人敢惹我。」 

至少班上的「周處三害」就不會成天到晚沒事拉她辮子，惹得她拳頭發癢，唉……

難道是她喜歡打人嗎？不是的嘛，是有人天生欠打！ 

「這麼小就狐假虎威？」 

「才不是咧，我是覺得有個警察老爸，很帥、很驕傲。」 



「帥嗎？驕傲嗎？真的厚。」爸爸對著鏡子擺出一個帥帥 Poss。 

「真的真的，長大以後我也要當警察。」 

爸爸連忙摀住她的嘴巴，壓低聲音說：「以後不要說這種話，媽媽會不高興，妳

是小淑女，以後要當老師、當明星、當畫家……當什麼都好，就是別當警察。」 

是啊，媽媽會不高興，但最後她還是當了警察。 

她甜甜一笑，沒回答。 

爸爸掐住她肉肉的臉頰往外拉。「笑成這樣，肯定憋著壞，警告妳哦，不許對妳

媽陽奉陰違，知道不？」 

亦青又笑了，笑得更甜、眉頭更彎，憋住更多的壞。 

 

亦青不好意思讓爸爸幫她換衣服，實在是……她二十六歲了呀。 

鎖上房門，三兩下換好衣服，再開門時，迎上爸爸驚訝目光。 

「我們家小青會自己穿衣服了？」路崇光不敢置信地把女兒翻兩圈，好厲害欸，

一夜之間長大了？ 

「我是小學生了，已經長大。」 

「對對對，我們小青長大了。」路崇光接連點頭後，問：「是裴青教妳的？」 

「對啊，哥哥自己換衣服、自己洗衣服，我也可以……」 

「不必不必，洗衣服的事留給媽媽做，不然媽媽會很無聊。」路崇光一把抱起女

兒下樓。 

裴青一大早就過來，他正在幫路媽擺碗筷。 

看見八歲的裴青，亦青又傻一次。原來他也有這麼可愛的時候？小正太啊，難怪

喜歡他的女生那麼多。 

裴青被她盯得頭皮發麻、臉皮發熱，轉開視線說：「我有給妳帶禮物。」 

禮物？是荳荳！她記起來了。 

荳荳是隻小狗，哥在路上撿的，毛色灰灰白白，很像被踩死的豆豆，所以她給它

取名荳荳。 

「裴青對小青真好，還給她帶禮物。」爸爸讚許地拍拍他的肩膀，非常滿意。 

「小青說上小學很厲害，需要送禮物。」裴青朝她眨眨眼。 

「我就知道。」媽媽從廚房裡端荷包蛋出來，順勢彈一下她的額頭。「居然好意

思跟裴青要禮物，妳的臉皮有多厚？」 

哥出賣她？亦青不記得哥做過這種事呀，他明明只會在爸媽面前替她遮掩，只會

跟在她屁股後面收拾，她之所以變成校園小霸王，哥要佔一大半的功勞。 

他吃錯藥了？亦青懷疑地看他。 

裴青一笑，不接她的目光，走進廚房端菜。 

怪！亦青去客廳看荳荳，和前世一樣，小小的荳荳被裝在小小的紙盒裡，裴青在

裡面塞很多衛生紙，荳荳被衛生紙堆淹沒。 

她剛要摸，就被爸爸拉開，「先去吃飯，爸爸幫妳把小狗洗乾淨，回家再玩。」 

很熟悉的話，這麼熟悉的話，讓她有掉淚的衝動。 



「好。」她沒堅持、沒耍賴，乖乖坐到飯桌前。 

裴青夾一顆荷包蛋放進她碗裡，蛋的底部煎得焦脆，蛋黃卻沒全熟，上面澆著一

點點甜甜鹹鹹、媽媽特製的醬油膏，一口咬下去……感動。 

見她吃得開心，爸爸把自己的蛋夾進她碗裡。「喜歡就多吃點。」 

「一天一個蛋就夠了，小孩子不能吃那……」 

話沒說完，爸爸乾笑兩聲，立刻把蛋夾回去，說：「聽媽媽的，媽媽說的對，多

吃青菜才健康。」 

媽連眉頭都還來不及皺呢，爸爸立刻轉換陣地、改變立場，唯妻命是從，夾兩筷

子青菜，取代她熱愛的荷包蛋。 

亦青失笑，她印象深刻，為了這顆來不及入口的煎蛋，她放聲大哭，新生入學第

一天，她帶著泡泡眼踏上小學生旅程。 

低下頭，她乖乖扒稀飯，乖乖大口吃菜，乖到一點都不像霸王路小青。 

她的合作讓媽媽溫柔地把她的瀏海抓齊，說：「不挑食了？我們家小青長大啦。」 

亦青用力點頭，笑得好像嘴巴裡含的是糖不是菜。 

挑食是有父母疼愛的孩子才能被容許的行為，寄人籬下的她，早就遺忘這種特殊

權利。 

裴青惡意地往她碗裡夾一筷子紅蘿蔔。 

她確實憎惡紅蘿蔔，但十四歲那年、迅速長大的她，明白有紅蘿蔔吃，應該感激

感恩，而不是痛恨。 

不抗議、不憤怒，她理所當然地把紅蘿蔔絲扒進嘴裡。 

看著她一點點帥氣、一點點驕傲的表情，裴青皺起眉頭，變得那麼乖……是吃多

少苦頭換來的？ 

 

手牽手、上學去，爸媽送他們到校門口後，裴青領著亦青進教室。 

在經過長廊時，一路保持沉默的裴青突然停下腳步。「等一下我幫妳把辮子盤上

去，免得壞小孩拉妳辮子。」 

亦青心口一嗆、望向裴青，他怎會知道？ 

「我長大了，不會被欺負。」她斬釘截鐵回。 

二十六歲的路亦青再不會為一點小事把自己鬧到訓導處罰站，不會在開學第一天

就奠定「暴力小青」的基礎。 

「記住路爸的話，不要什麼事都用拳頭解決。」裴青苦口婆心。 

奇怪，印象中他沒這麼嘮叨啊…… 

「好。」亦青乖巧回答，當了一輩子叛逆小孩，這次她想嘗試新角色。 

裴青幫她選擇靠窗位置坐下，打開自己的書包，從裡面拿出一盒髮夾，細心地將

她的辮子一圈圈盤在頭頂固定。 

她不喜歡盤髮，感覺像在頭上頂兩個碗公，但今天她坐直配合他的動作。 

因為引誘犯罪不道德，那麼長的髮辮在屁股後甩來甩去，誰看見都會手癢，更別

說幾個定力不足的小屁孩。 



收起髮夾，裴青認真說：「下課不要離開教室，哥來接妳。」 

「好，哥再見。」揮揮手，看著他離去的背影，熟悉的感覺、熟悉的安全、熟悉

得讓她很開心。 

裴青離開後不久，亦青目光轉向在教室前面紮成一堆的周凌學、杜處昇、王杉佑，

未來六年，「周處三（杉）害」的名聲和「暴力小青」一樣響亮。 

果然，三人眼神交流、取得足夠默契後，一個手橫胸、一個扠腰、一個抬下巴，

努力表現出小屁孩的崇高驕傲，朝她走來。 

前世今生都一樣，他們挑選她作為第一個挑釁立威的對象。 

為什麼？難道因為她看起來很弱雞、很值得欺負？ 

揚起眉，亦青笑得無比甜美，但她同時握緊拳頭，露出手臂上的肱三頭肌，天真

無邪的說：「我哥哥很厲害，他有練武功，喀、喀、喀，三下就能把壞人的手給

折斷哦。」 

她被自己嬌甜的嗓音驚到加冷筍，但甜美表情未變，肱三頭肌繼續張揚著。 

「周處三害」聞言嚇得縮起脖子，嚇得胸肌顫慄，亦青笑得甜上加甜，只是目光

很戳人。 

說真的，欺負小孩良心會痛，不過報復這種事確實很能夠修補心靈，誰讓「周處

三害」是她六年小學生涯的惡夢。 

周凌學在一陣顫抖過後，鼓起勇氣走到她桌邊問：「妳哥哥真的很厲害？」 

「對啊，他是跆拳道冠軍哦，他有幫警察抓壞人，警察還給他發獎狀。哥哥剛剛

說，要是有人欺負我，哥就幫我踢爆他的屁股。」 

二十六歲的她練就一身說謊不臉紅的超級本領。 

「周處三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見彼此眼底的恐懼之後，決定把路亦青列

入不可侵犯禁區。 

又是眼神交流，他們決定放棄挑釁，轉身離開。 

改變 Chapter one！ 

亦青捧著小下巴，心想，未來六年，不必花心血記錄三害實戰錄，那她要不要做

點什麼？小學六年，她當過俠女、頑劣之徒、資爛生，現在要不要考慮考慮當

個……像哥那樣的資優生？ 

上課鐘聲響起，童老師走進教室…… 


